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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佛默然不答十四無記之根本意趣
（p.141-p.142）
（一）十四不可記事，佛皆默然不答

外道問佛：「我與世間常，我與世間無常，我與世間亦常亦無常，我與世間非常非無常」等──有邊無邊、去與不去、一與異等十四不可記事，佛皆默然不答。

（二）佛不答的根本意趣

不但外道所問的神我，根本沒有而無從答起；外道兼問法，如所云「世間」，佛何以不答？佛的默然無言，實有甚深的意義！有人謂佛是實際的宗教家，不尚
空談，所以不答。
此說固
也是有所見的，但佛不答的根本意趣，實因問者異見、異執、異信、異解，自起的分別妄執熏心，不達緣起的我法如幻，所以無從答起，也無用答覆。答覆它，不能信受，或者還要多興誹謗。
佛陀應機說法，緣起性空的意義甚深，問者自性見深，答之不能令其領悟，不答則反可使其自省而自見所執的不當。佛陀默然不應，即於無言中顯出緣起空寂的甚深義趣。
二、從「有、時、空、行」緣起甚深，說明佛默然不答之意趣（p.142-p.143） 

（一）有、時、空、行四者，都有絕無自性的共同性
  1、總說

一切是緣起如幻的，緣起是絕無自性，相依相待而似現矛盾之特性的。本章所說的有、時、空、行四者，都有此緣起法的共同性。

  2、別述

   （1）有
如一切法的存在──有，現似極其充實的樣子，眾生即執有實在性；即見為虛假，也要從虛假的內在求實在。但實在性終不可得，不可得即是實性，而存在──有不過是緣起如幻的假名有。
   （2）時間
時間，是緣起法幻現前後相，依眾生的自性見執有前後，而有始無始都不通；以自性見而執有剎那實性，而剎那實性也即失去時間的形相──前後。這可見時相性空，觀待而有三世，似有始、終、中而實是虛誑不實的。

   （3）空間
空間，即緣起法幻現的六方擴展相。自性見者對此緣起幻現的空間相，不能了知，依六方擴展相而或執有邊、或執無邊，有邊無邊都不可能。執有自性見而推想佔有空間的極微點，而不知極微的實性──無彼此分，即失去佔有空間的特相。緣起幻相的中、邊，實是空無所有的虛誑。
   （4）行
行，即約存在者於時間、空間中所現起滅來去的動變相，若執有法的自性，此運動相即不能成立。
（二）有、時、空、行，為一切法最普遍的基本概念

有、時、空、行，為一切法最普遍的基本概念，離此即無從思想，無可論說。
（三）「緣起甚深」並非分別自性妄執根深的外道所能理解，故佛默然不答
而此同有虛誑的自性亂相，在自性見者，一切是不可通的。根本的困難，同源於緣起相依相待而有內在矛盾之特性。眾生為無始以來的自性見所蔽，不但不能了達緣起的寂滅性，即於緣起的幻現，亦處處不通。
佛告阿難：「緣起甚深」
，這如何能為分別自性妄執根深的外道解說呢！外道問佛：苦自作耶四句，佛一概不答。
龍樹即解說為：「即是說空」。「從眾因緣生，即是說空義」（《十二門論‧觀作者門》）
。如來的默然不答，意趣在此，這那裏是有所得的大小乘學者所知！
三、結說（p.143） 

    緣起甚深，緣起的本性寂滅，甚深更甚深，所以體見畢竟空寂，了達緣起如幻，大不容易！在聞思學習時，即應把握自性空寂不可得，而幻現為緣起的相待義，庶可依此深入，不失中道。
� 本講義參考  厚觀法師2006年5月3日為第11期福嚴推廣教育班編講之《中觀今論》〈第七章　有‧時‧空‧動〉講義。


� (1)《雜阿含經》卷34（962經）（大正2，245b27-246a10)。


 	(2)《起世經》卷5（大正1，333c22-334a1）。


(3)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74c8-75a19）。


� 尚：2.尊崇；重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1659）


� 固：17.副詞。的確；確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625）


� 參見  印順法師《中觀今論》第七章〈有‧時‧空‧動〉，p.113-p.141。


� (1)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293經）（大正2，83c2-21）：


	爾時，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為彼比丘說法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、猶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獲獲想，不證證想；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朦沒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：是名比丘諸行苦、寂滅涅槃：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。彼若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」(參見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中）》p.25-p.26)


(2)《中阿含經》卷24（97經）《大因經》（大正1，578b8-22）：


我聞如是：一時，佛遊拘樓瘦，在劍磨瑟曇拘樓都邑。爾時，尊者阿難閑居獨處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此緣起甚奇，極甚深，明亦甚深；然我觀見至淺至淺。於是，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今閑居獨處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此緣起甚奇，極甚深，明亦甚深，然我觀見至淺至淺。」

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汝莫作是念：此緣起至淺至淺。所以者何？此緣起極甚深，明亦甚深。阿難！於此緣起不知如真，不見如實，不覺不達故，念彼眾生如織機相鎖，如蘊蔓草，多有調亂，怱怱喧閙，從此世至彼世，從彼世至此世，往來不能出過生死。阿難！是故知此緣起極甚深，明亦甚深。」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302經）（大正2，86a13-20）：


阿支羅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曇！苦自作耶？」佛告迦葉：「苦自作者，此是無記。」


迦葉復問：「云何瞿曇！苦他作耶？」佛告迦葉；「苦他作者，此亦無記。」


迦葉復問：「苦自他作耶？」佛告迦葉：「苦自他作，此亦無記。」


迦葉復問：「云何瞿曇！苦非自非他，無因作耶？」佛告迦葉：「苦非自非他，無因作者，此亦無記。」


（2）另參見：《雜阿含經》卷13（343經）（大正2，93c2-9）。


� 龍樹菩薩造，姚秦 鳩摩羅什譯《十二門論》卷1〈10觀作者門〉（大正30，165c8-166c17）：


復次，一切法空。何以故？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無因作不可得故。如說：


　    自作及他作，共作無因作，如是不可得，是則無有苦。※1


苦自作不然。何以故？若自作，即自作其體，不得以是事即作是事，如識不能自識，指不能自觸，是故不得言自作。


他作亦不然，他何能作苦？問曰：「眾緣名為他，眾緣作苦故，名為他作，云何言不從他作？」答曰：「若眾緣名為他者，苦則是眾緣作。是苦從眾緣生，則是眾緣性；若即是眾緣性，云何名為他？如泥瓶，泥不名為他；又如金釧，金不名為他。苦亦如是，從眾緣生故，眾緣不得名為他。復次，是眾緣亦不自性有，故不得自在，是故不得言從眾緣生果，如《中論》中說：


果從眾緣生，是緣不自在；若緣不自在，云何緣生果？※2


如是苦不得從他作。」


自作他作亦不然，有二過故。若說自作苦、他作苦，則有自作、他作過。是故共作苦亦不然。


若苦無因生亦不然，有無量過故。如經說：裸形迦葉問佛：「苦自作耶？」佛默然不答。「世尊！若苦不自作者，是他作耶？」佛亦不答。


「世尊！若爾者，苦自作他作耶？」佛亦不答。


「世尊！若爾者，苦無因、無緣作耶？」佛亦不答。


如是四問，佛皆不答者，當知苦則是空。


問曰：「佛說是經，不說苦是空。隨可度眾生故作是說。是裸形迦葉謂人是苦因，有我者說：好醜皆神所作；神常清淨，無有苦惱，所知、所解悉皆是神，神作好、醜、苦、樂，還受種種身。以是邪見故，問佛『苦自作耶』，是故佛不答。


「苦實非是我作。若我是苦因，因我生苦，我即無常。何以故？若法是因及從因生法，皆亦無常。若我無常，則罪福果報皆悉斷滅，修梵行、福報是亦應空。若我是苦因，則無解脫。何以故？我若作苦，離苦無我能作苦者，以無身故。若無身而能作苦者，得解脫者亦應是苦。如是則無解脫；而實有解脫，是故苦自作不然。


「他作苦亦不然。離苦何有人而作苦與他？復次，若他作苦者，則為是自在天作，如此邪見問故，佛亦不答。而實不從自在天作。何以故？性相違故。如牛子還是牛，若萬物從自在天生，皆應似自在天，是其子故。復次，若自在天作眾生者，不應以苦與子，是故不應言自在天作苦。


問曰：『眾生從自在天生，苦、樂亦從自在所生，以不識樂因，故與其苦。』


答曰：『若眾生是自在天子者，唯應以樂遮苦，不應與苦，亦不應但供養自在天則滅苦得樂。而實不爾，但自行苦、樂因緣而自受報，非自在天作。復次，彼若自在者，不應有所須；有所須自作不名自在，若無所須，何用變化作萬物，如小兒戲？復次，若自在作眾生者，誰復作是自在？若自在自作則不然，如物不能自作；若更有作者，則不名自在。復次，若自在是作者，則於作中無有障礙，念即能作，如《自在經》說：「自在欲作萬物，行諸苦行即生諸腹行蟲，復行苦行生諸飛鳥，復行苦行生諸人、天。」若行苦行初生毒蟲，次生飛鳥，後生人天，當知眾生從業因緣生，不從苦行有。復次，若自在作萬物者，為住何處而作萬物？是住處為是自在作？為是他作？若自在作者，為住何處作？若住餘處作，餘處復誰作？如是則無窮。若他作者，則有二自在，是事不然。是故世間萬物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自在作者，何故苦行供養於他，欲令歡喜，從求所願？若苦行求他，當知不自在。復次，若自在作萬物，初作便定，不應有變，馬則常馬，人則常人，而今隨業有變，當知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自在所作者，即無罪、福、善、惡、好、醜，皆從自在作故，而實有罪福，是故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眾生從自在生者，皆應敬愛，如子愛父，而實不爾，有憎有愛，是故當知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自在作者，何故不盡作樂人，盡作苦人，而有苦者、樂者？當知從憎愛生，故不自在；不自在故，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自在作者，眾生皆不應有所作，而眾生方便各有所作，是故當知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自在作者，善、惡、苦、樂事不作而自來，如是壞世間法，持戒、修梵行皆無所益。而實不爾，是故當知非自在所作。復次，若福業因緣故，於眾生中大，餘眾生行福業者，亦復應大，何以貴自在？若無因緣而自在者，一切眾生亦應自在。而實不爾，當知非自在所作。若自在從他而得，則他復從他，如是則無窮；無窮則無因。如是等種種因緣，當知萬物非自在生，亦無有自在。如是邪見問他作故，佛亦不答。』


「共作亦不然，有二過故。


「眾因緣和合生故，不從無因生。佛亦不答。


「是故此經，但破四種邪見，不說苦為空。」


答曰：「佛雖如是說，從眾因緣生苦，破四種邪見，即是說空。說苦從眾因緣生，即是說空義。何以故？若從眾因緣生，則無自性，無自性即是空。」


如苦空，當知有為、無為及眾生一切皆空。


※1：本偈《中論‧觀苦品》第一偈。   


※2：本偈《中論‧觀因緣品》中第十三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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